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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n Absurd Narrative of Female Dramas in the New Period
PAN Chao-qing
Abstract：This thesis summarizes the main subjects and forms of female drama during the new period, and analyzes the main rea-
sons for the absurd consciousness in female dramas. It points out that female dramas majorly focus on the rsubjects of love、tradition
and humanity，and come to being a kind of absurd comedy stylistically.The absurd consciousness reflects the abscence of modern
spirit in the present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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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弋自如，以期不变成现代化的客体。 然而不断增强的主体性与日益严重的虚弱感之间的矛盾、物质占有的丰裕与精神失所
的矛盾、个体交往的广泛与孤独感不断增加的矛盾还是不可避免地占据了当代人的内心世界。 这种生存的断裂感导致主体
自我的焦虑体验，又会大大强化对都市文化的否定性和异己性的认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荒诞感的出现是当代城市文明发
展的必然，文本中荒诞意识的凸显恰恰透露出在都市新生活的强力冲击和震荡下，个体与外部世界正常联系的断裂。 从女性
自身的角度出发，女性特有的敏感、纤细，使他们较之男性更容易感受到城市施加于个人的时空断裂。 “人与人摩肩接踵，却
又素不相识”表现的正是现代都市生活的真相。 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下，女性情感体验日趋内倾，对自我的关注中坚持对现代
人生存意义的追问，力图去揭示人们的生活找不到准确位置和意义的那种可怕处境。 而另一方面，城市不断提高的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也唤起了女性沉睡已久的性别意识，她们在体验了作为独立个体的基本权利之后，开始回归女性自身需求，揭示
出都市女性与外界相疏离的状况，并将之提高到审美的高度。 善感的女性作家在溢出平板无奇的常态后，曾经边缘的处境显
然赋予她更多的想象与梦想。 这与男作家不断描绘历史，抒写乡村记忆恰恰相反，女作家常常写城市人之精神和感情的飘
散、心灵的无依，而不写或少写所谓“城市的罪恶”，因为罪恶来自人，而不是城市。 消费社会在很大程度刺激了那些坚守理想
的女性剧作家，把都市文明作为一个对立面来表现，以此建立一种超越性的社会理想。 关于爱、人性、历史、现实的不倦言说，
都无一例外地言明了女性自身在城市背景之下的心灵舒展或者压抑。
最后，荒诞感的泛现也是一种现代精神意识的表达。 具有荒诞感的人通常是一些具有充分自我意识的人，他们的孤独是
因为思想超前于自身所处的社会与环境，环境的滞后衬出了这些精神超前者的孤独。 对人事产生荒诞而疏离的幻灭感并引
发内心深切的孤独意识，归根到底是一种精英文化的自我调适，而“‘孤独感’作为现代主义的基本生存状态，是‘苦难意识’
采取的个人化形式……‘孤独的个人’是个体向社会夺回完整性存在的体验方式，也是获取存在内化深度的必要途径。 ”[9](P183)
因而，孤独者带来的荒诞感总是作为一个文化精英意义上的精神境界来加以诠释的，这种荒诞感凝结了作家对人类高层精
神境界的渴望与追问。 女性剧作者对于戏剧的追求由一种“情绪的表现”、“情感的宣泄”上升到了对人生状态的理性思考，用
戏剧表现出了“一种压抑与扭曲着的痛苦”、“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对灵魂与精神的挤压”，这样的戏剧虽然在“姿态上具
有叛逆的因子”，但表达出的却是一种寻找精神家园的渴望，而从世俗生活中发掘出的荒诞性在抚慰生活的同时，也升华了
戏剧的艺术理想，表现出了审美追求的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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